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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本文对比研究了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社区教育和瑞典

的学习圈，并对国内的社区教育实践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结国内外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模式的特点与优劣

势之后，针对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现状，提出建立多方参与

的学习型农村社区模式。这个模式先由政府设计并完善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基础框架，再由社会多方主体

参与，最后创新推广手段与教育内容吸引居民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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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learning society, this paper compared com-
munity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ty education in Japan and Swedish study circle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d the state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After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earning community mode, in view of the low economic and edu-
cation level of the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in China, a learning community mode with mul-
ti-participation is proposed. The government designs and improves the system of learning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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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and then promotes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social subjects, and finally, innovates 
promotion means and educational content to attract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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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分析我国这两项重大的发展战略，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与“建设学

习型社会”的内涵在促进农村居民这一主体的发展上实现了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学习型农村社

区的建设模式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它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在乡村层级与“乡村振兴”结合的具体表现。 
“社区教育”一词起源于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Deway)对社区教育进行研究，提出了社区教

育这一概念，即“学校是社会的基础”，打破了传统的学校理念，提倡学校作为社区的基本雏形和社区

生活的缩影[1]。学习型社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努力不可分割。1992 年

OECD 在瑞典召开学习型社区会议，把学习型社区问题置于国际公共议程上。此后，学习型社区被欧洲

各国提上日程，学习型社区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我国的社区教育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1999 年国务院转批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整形

计划》，推动了我国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在 2001 年的《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纪要》中定义社区教育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

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自 2001 年以来，教育部先后确定了四批

共有 114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国内外社区教育发展方式各异，形成了丰富的社区教育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已有百年历史，

吴锋、魏伟(2004)梳理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历史并重点关注了其根据社区居民需要提供服务的特点[2]；
瑞典的学习圈模式同样历史悠久，徐湘荷，谭春芳(2007)强调了学习圈模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并指出了该模

式学费低廉、学习目标灵活和学习方法简单的优越性[3]；刘佩芸，孟凡君(2012)则探究了日本社区教育

的特点，日本社区教育参与主体较多，资源利用效率和行政管理水平较低[4]。国内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

也有一些实践。关颖(2001)研究了社区教育可以获得的各类资源并分析了社区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的各类

优势[5]。厉以贤(2007)则分析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展望了我国社区教育未来的发展[6]。
沈光辉、陈晓蔚(2015)基于学习型社会视野明确了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7]。张晓

容(2020)则从实践与发展角度，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区需要从观念、资金、制度和方法四个角度切入，并

尝试拓展主题、覆盖更大的区域和人群[8]。现有研究对于社区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国学习型农

村社区的研究虽然也随着实践发展一同进步，但与城市社区教育相比仍是比较落后。因此，本文对比分

析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发展经验，并结合目前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障碍，提出了建立多方参

与的学习型社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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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为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2.1. 教育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为学习型农村社区指明发展目标 

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确定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强调“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

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

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乡风文明”要求提高农村地

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促进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实现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目前乡村地区常住人口约 49,835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35.3%，这部分人口的教育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发展需要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和

人才集聚为前提，而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均收入都远低于城镇区域，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乡村地区居

民人均占有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城镇居民十分贫瘠，因此，完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建设是实现学习型社

会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教育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上达成了一致，要求

农村地区完善教育体系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 

2.2. 经济实力提升为学习型农村社区提供基础保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 2011 年至 2020 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我国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1,143,670 亿元；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931 元，比上年增长 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6,902
元，增长 11.2%。随着我国 2020 年脱贫攻坚的完成，广大的农村地区已基本能够实现温饱，会逐渐产生

追求更高的精神文明的需求。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2011~2020 GDP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图 1. 2011~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多年的经济增长与成效显著的脱贫攻坚行动，基本保障了普遍意义上国民的基础生活需求，也为我

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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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趋完善的教育体制为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经验支撑 

我国目前教育状况的特点是覆盖面广、结构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1.4%。 
 
Table 1. 2013~2020 number of middle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China 
表 1. 2013~2020 年我国中、高等学校数量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普通高等学校数 2491 2529 2560 2596 2631 2663 2688 2738 

中等教育学校数 80,797 79,670 78,421 77,398 77,018 76,746 77,270 77,455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中、高等级学校数量在 2013~2020 年中呈增长趋势，增长的各级学校数量以

及其后丰富的教育资源代表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完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积累的丰富教育经

验与教育资源等，能够为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障碍因素 

我国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迅猛，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较差，我国农村地区进行

学习型社区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 

3.1. 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方面都提升巨大，但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地区的发展一直处

于落后状况。表 2 展示了我国 2013 年到 2020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我国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提升，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Table 2. 2013~2020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表 2. 2013~2020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467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39,251 42,359 43,83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430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17,131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要先满足自身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之后，才会追求之后的社交、尊重

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农村居民的低可支配收入既从物质上限制了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也从人们的主观

需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继续教育的想法，经济基础差是农村地区学习型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 

3.2. 农村地区居民学习意愿不足 

根据表 3，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 2013 年到 2020 年间一直在增长，可能是因为 2020 年新冠疫情，

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 2020 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一直比较稳定，但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一直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除城

乡之间的差距外，学习意愿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也对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异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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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2013~2020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ducatio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of urban and ru-
ral residents 
表 3. 2013~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7485 8383 9223 10,130 10,955 12,124 13,328 13,713 

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元) 755 860 969 1070 1171 1302 1482 1309 

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10.09 10.26 10.51 10.56 10.69 10.74 11.12 9.5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18,488 19,968 21,392 23,079 24,445 26,112 28,063 27,007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元) 1988 2142 2383 2638 2847 2974 3328 2592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10.75 10.73 11.14 11.43 11.65 11.39 11.86 9.60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农村地区学习型社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老人、妇女等具有闲暇时间的人群，但这部分人群的学习意

愿普遍较弱。首先，这些农村居民一般具有稳定的生活，而且没有急切的自我提升的需求，对他们来讲，

学习的吸引力远远低于打牌、聊天等娱乐活动。其次，对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讲，继续学习与外出

务工在时间上具有冲突，对比两者的收益，农村居民更多会选择外出务工。选择外出务工可能是出于短

视，忽视了居民自身和未来能从终身学习上获得的收益，更有可能是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最后，由于农

村居民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频繁，这些挫伤居民学习积极性的思想极其容易在农村居民之间互相传播，

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农村居民学习意愿不足的问题。 

3.3. 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教育资源既包含书本、计算机等物资资源，也包含教师以及组织人员等人力资源，这两类资源在农

村地区都是稀缺资源。物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可以通过政府引导购买或者外地主体捐赠等方式进行幕布，

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决，人力资源是更加棘手的问题。城镇本身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大于农村，教师以及

组织管理人员也包含在内。有能力的教师以及组织人员往往会被更加具有发展前景的大型城市吸引，难

以长久的地在偏远地区任教，这使得贫困地区的教师资源稀少且质量不高。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在城乡

和地区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问题十分严峻。 

4. 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建设经验借鉴 

国外的社区教育起步早、模式丰富，美国社区学院、瑞典的学习圈和日本的社区教育三种模式较为

典型，对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借鉴意义。 

4.1. 国外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借鉴 

4.1.1. 美国社区教育模式 
美国的社区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威廉.哈珀提出并创建了美国第一所社

区学院至今，美国社区学院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美国社区学院承担了包括转学、补救以及成人继续教

育在内的多项任务，是美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区学院面对的是社区各方、各界的立体式

的教育需求，因此，社区学院普遍具有职业技术教育、补偿教育、社区教育、大学转学教育和普通教育

五大职能[9]。 
美国社区学院以服务社区为主要宗旨，积极吸纳当地人才并促进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首先，因为美

国社区学院时刻关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社区学院会从教育服务角度出发、按社区需要及时更新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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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所以美国社区学院的专业范围极广，从航天技术、计算机到服装裁剪、化妆理发应有尽有，

部分社区学院的专业设置更是能够上百。其次，美国社区学院会聘请当地工厂、企业甚至政府工作人员

来担任学院顾问，因为这些专业人员熟知本地的行业状况以及当地的人才需求，使得社区学院的教育内

容与社会实际紧密相连，有利于学院学生与社区的长期发展。最后，美国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美国立法保障了社区学院的政府经费来源，《高职教育促进法》、《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

法案》和《职业教育法》等规定了各级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财政拨款[10]，因此，美国社区学院的学费一般

是公立大学的 50%~60%，具有价廉利学的特点[9]；此外，通过学士转学课程计划，达不到大学入学要求

的学生可以先在社区学院修完课程并拿到副学士学位，再申请转入大学进行深入学习。美国社区学院从

学费低廉以及进入门槛较低两个方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除美国社区学院以外，宗教团体、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以及社区卫生机构、福利机构等也会为

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与培训活动，它们是美国社区教育的重要补充。 

4.1.2. 日本社区教育模式 
日本社区教育的主体十分多样，公民馆外、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青年之家、少年自然之家、妇女

会馆、综合社会教育设施、市民会馆、文化馆都会为日本居民提供社区教育，其中，公民馆是日本独有

的社会教育综合设施，也是社区教育的典型代表[9]。 
日本社区教育以社区内全体成员为服务对象，建立社区教育法律法规并与企业开展合作。首先，日

本社区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内的全体成员，所以社区教育的方式十分多样，除开普遍的讲课、演讲、

座谈等，还有关爱弱势群体的福利活动，宣传地方文化的活动。其次，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

社区教育，1947 年文部省通过了《关于公民馆的设置》，公民馆在日本开始建立并快速发展。1949 年日

本政府颁布《社会教育法》，对社会教育的“总则”、“社会教育委员”、“社会教育团体的关系”、

“公民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随后《图书馆法》和《博物馆法》相继颁布，与《社区教育法》并

称“社区教育三法”，奠定了日本社区教育的法律基础。最后，公民馆与企业进行互动合作，公民馆会

为企业提供各种活动的设施、场地甚至人才，企业则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根据自身的能力支持公民馆

的发展，这种“产学联合”的模式既丰富了公民馆的经费来源与活动内容，也能够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日本政府始终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立法保障经费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为鼓励终身

学习体系的建设，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力支持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教

育设施的建设。除了增加预算，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地方分权运动的开展，地方终身教育更多地依赖地

方财政税收，日本政府特别开设了“地方终身学习振兴补助金”，保护和支持地方的终身学习事业[11]。 

4.1.3. 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是其民众学习与交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距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第一个瑞典学习

圈由奥斯卡·奥尔森于 1902 年创立，瑞典《成人教育法》对“成人学习圈”所做的定义是：“一群朋友

在有计划的基础上对预先规定的科目和课题进行共同学习。”学习圈通常由 5~10 人组成，小规模的学习

活动保证了每个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参与者可以相互讨论、报告最近学习的内容[12]。 
瑞典的学习圈模式以成本低、自由度高以及与学校区分度高为主要特点。首先，瑞典的学习圈成本

较低体现在学习地点与学习资源上，学习圈的地点选择灵活，多数由参与者提供场所，而且学习圈的学

习资料大多数也是通过图书馆借阅；此外，各级政府也会对学习圈提供财政补贴。其次，瑞典学习圈重

视自由与平等，交流的主题不受限制，参与者自己决定“学什么”，并鼓励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寻找

同伴组成学习圈；学习圈里的平等体现在不会在学习圈内的身份上进行区分等级，每个学员既是学生又

是老师。最后，为了将学习圈与学校进行最大程度的区分，瑞典学习圈模式会创造自己的专业术语，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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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起参与者在过去的学习生涯中的出现过的抵触情绪，保护参与者的学习热情。 
学习圈不是政府的隶属单位，是自发的、民主的组织，但各级政府会对瑞典的成人教育委员会、学

习协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拨款，这些组织会通过资金分配、课程设计以及技术支持组织与管理学习圈的

发展[13]。 
美国社区学院充分利用扎根社区的优势，为社区成员提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培训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实用性强。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对社区学院提供了包含政策、资金和法律在内的

多层保障，最大程度地完善了社区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自身国情相结合，在

资金、立法以及政策方面对社区教育进行了保障，其多元化的社区教育供给主体与学习方式，使民众拥

有更多的选择。瑞典的学习圈模式符合其国情，政府的参与度较低，以参与者意愿为主，民众的认可度

高，参与度高，但是瑞典学习圈模式对于民众本身的素质、学习热情以及知识水平的要求较高，也需要

具有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以上三种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有一些共同之处：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立法保障与政府拨款支持

社区教育活动；从实际出发，根据该国国民的个人素质、居民分布情况等选择合适的组织模式与教育内容。 

4.2. 我国学习型社区模式实践 

随着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我国在建设学习型社区方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尝试，

这些实践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融合了本土化的中国国情。 

4.2.1. 江苏省社区教育实践 
江苏省在社区教育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将社区教育纳入了社会教育的大框架。2009 年，江苏省

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成立，紧紧围绕“全覆盖、强内涵、创特色、惠民生”的发展思路，全面服务“人

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模式。江苏省全省创建了多所老年学校，并且打造了覆

盖全省、服务各类人群的网络学习资源平台——江苏学习在线[14]。 
2012 年江苏省政府作出了以江苏开放大学为载体推进终身教育模式构建的重大决策。江苏开放大学

是教育部批准、省人民政府主办、具有本科办学权和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新型高等学校，它的前身是江苏

广播大学，积攒了几十年的教育经验、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覆盖城乡的远程高等教育办学体系，能够较

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随后，江苏省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各级项目，以项目化管理的方式推进社区教育

的发展。在省级和市级分别开展了不同的社区教育项目，如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

基地”，省社指中心、江苏开放大学组织开展的“学习苑”、游学、养教联动、名师工作室、学习体验

基地等，扬州市则在区域内组织开展了社区教育富民行动“五个一批”创建工作[15]。 
江苏省的社区教育以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和坚实的教育基础为支撑，以各级政府的重视为保障，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实践。 

4.2.2. 浙江省的农村社区教育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具有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并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了

有效利用，能为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提供更好的参考。桐庐县的学习型农村社区以当地实际为基础，完

善了四级协同培育机制，并通过成校孵化培育学习共同体，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 
四级协同培育机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级由县社区教育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第二级是由县教育

局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县社区学院负责制定县域计划；第三级则是由乡镇街道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成人

学校由乡镇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成校校长负责制定乡镇、街道计划；最后一级是由社区、村分

管领导、成教干部、“学共体”核心人物组成，具体负责“学共体”的活动开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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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求

和兴趣自觉自愿参与，并且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与使用学习资源，参与者之间互学互教，使学习资源在多

向互动中迅速增长。桐庐县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培育农村成人学共体：第一种是成校利

用学校师资、资源、场地、经费等优势，由校长或教师担任学共体负责人，自主培育新的学共体；第二

种则是通过培养领袖人物和核心成员、开发课程、制定活动计划和制度章程辅助培育示范性学共体，使

其在区域内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三种是成校与已经存在的学共体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培育紧密型学

共体。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制度和组织方式上具有创新性，值得作为学习型农村

社区建设的重要学习对象参考。 

4.2.3. 海南“候鸟型”社区教育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它针对去海南过冬的“候鸟”人群开展，并且

海南省探索创新了由“政府统筹、社区主办、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社区教育模式[17]。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的发展重视顶层设计、创新领导组织、汇集“候鸟型”人才并重视发挥

示范作用。首先，出台的《海南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实施意见》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为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的社

区教育工作明确了目标、任务和措施。其次，在省、市、县各级设立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任命教育部门

领导担任社区教育中心主任并以乡镇分管领导为市、县社区教育领导组成员细化了社区教育各级的领导

组织，是全省社区教育工作的坚实基础。再次，吸纳“候鸟”人才、组织人员业务培训并鼓励各地教育

从业人员参与为海南提供了社区教育重要的人才队伍保障。最后，重点建设一批深受居民欢迎的“候鸟

型”社区教育学校和品牌课程，使它们发挥示范作用，从而缓解各地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集聚极具特色，是中国社区教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重要实践，

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式值得学习，而且出现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居民参

与率低等问题也值得纳入以后社区教育发展的考虑。 

5.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模式构建及其实施路径 

借鉴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构建多方参与的学习型

农村社区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5.1.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的模式构建 

5.1.1.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学习型农村社区的保障机制需要关注包括法律、经费以及政策在内的多个方面。首先，建立健全保

障学习型社区合法化、规范化的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意见是必要的，这不仅从制度上肯定了学习型社区

的发展模式，更提供了一个政策性信号，能够吸引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社区建设。其次，关于学习型社

区建设的经费问题，政府专项拨款可以为学习型社区的初期建设提供保障，但鉴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

和地域范围，我国学习型社区的长期发展必须寻求除政府以外的经费支持。向当地企业、各类公益事业

组织寻求经济支持与合作是常规且有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离不开政府的严格监管和规范。完善的制

度能够保障学习型社区的长期发展，可以预见的未来收益以及持续教育产生的外部性能促进多方主体积

极参与，使得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主体能够延伸到企业、社会主体以及社区居民等，给学习型社区建设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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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寻求外部帮助 
由于农村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较差以及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习型农村社区前期发展必定困难重重。

政府向区域外有经验的社区教育主体寻求经验与技术支持，不仅在实践中对于促进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

有帮助，还能发挥示范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学习型农村社区的认可度，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的

积极性。我国有成效的社区教育实践既有城乡，又涵盖线上线下，它们的实践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可以

避免重复犯错，而且它们的线上教育资源共享对于提升农村社区教育水平意义重大。 

5.1.3. 因地制宜规划教育资源的优化利用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而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发展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具体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

方式。尤其是发展状况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推广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会更加艰难，需要将

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寻找可得的教育资源并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对农村地区建设学习型农

村社区的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通过整合农村周边的教育资源实现。比如，农村周边的各学校的教学设

施、教育课程与管理经验可以在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与学习型农村社区组织共享。此外，邀请

各行业内的专业人员加入农村社区教育活动既能够进一步挖掘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也能够增加学习活

动的实用性。 

5.2.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5.2.1. 多方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 
建立健全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基础框架后，促进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下一步的工

作重点，通过减税、宣传等手段提高企业、公益组织、特殊人才等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的积极

性，动员最多的力量。 
首先，促进当地企业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经验说明这一主体的参与将为社区教育带来更大的

活力。企业参与社区教育的“产学联合”模式建设是国内外已经有所实践的方式，它能够较大程度地将

完成社区教育的居民吸纳进生产过程，将人力资本变现。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最大的难题就是当地居民

的不理解、不参与，这会直接阻断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发展进程，所以有一个能够实现知识向收入转化的

渠道将会较大程度地激发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企业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企业根

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因此“产学联合”是居民和企业的共赢。 
其次，传统文化的传承人等特殊人才参与对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也有重要的作用。得益于深厚的

历史积淀，中国的地方文化十分丰富，当地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认可度很高，所以传统文化

的传承人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将居民对当地特色文化的认可向学习型农村社区转移，提升

当地居民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5.2.2. 因地制宜创新推广手段与教育内容提高居民参与意愿 
完成整体框架的构建后，应重点关注居民参与意愿不足的问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新推广手段

与教育内容吸引居民参与。 
首先是降低参与社区学习的成本，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尤其重要。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缺少

稳定的经济支持，参与学习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还减少了他们参与劳动的收益。“有条

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是指以目标群体达到指定要求为前提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18]，也是国内外针对

贫困人口教育问题的有效方式，对农村地区居民的长效脱贫和素质提升有实际的意义。“有条件的现金

转移支付”主要对象是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但教育作为脱贫以及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也与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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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在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期，将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出勤率以及课程考核

合格率作为现金转移支付的条件，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弱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抗拒心理。 
其次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进程中来。开展活动使社区居民参与选择与设计社区教育

的主要地点和场所，让社区居民自己选择今后社区教育的内容。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过

程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教育的认同感，因为通过居民共建得到的社区教育组织不再仅仅是外部要

求，它体现了农村居民自己的意愿。 
最后是“终身学习”的理念的传播。由于我国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基础较弱，在城市内开展社区

教育都会出现居民参与率低的问题，更不用说农村地区。所以加入“终身学习”理念的思想教育是必要

的，这能改变大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不认可“终身教育”理念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对农村

居民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持学习型社区在农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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